
11芙 蓉 楼 责编 花蕾 美编 花蕾 校对 章正英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frl@163.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前不久的一天，家里人陪母亲安安静静
吃了一顿饭。抬眼看母亲，她嘴里的几颗大
牙拔了以后，咀嚼食物的动作缓慢用力。那
天是母亲77岁的生日。

母亲老了。我愧疚不已，这些年来，一
直没有陪伴她离开过这个城市去远方走一
走。时间，困顿在无数次带着母亲去远方的
想象里。

几年前看到过一篇新闻，有对山东兄
弟自制三轮板车，从北京出发，拉着行动
不便的 8旬老母亲一路游玩到了香港，517
天的行程超过3.7万公里，兄弟俩穿坏了37
双鞋，三轮车的车胎换了 10多条，后来，
他们还载着母亲到了台湾。那辆板车的名
字，叫“感恩号”。

前年秋天，父亲去远游了，远游的那个
世界，是人间极目不到的无穷远方。父亲走
后，母亲蜷缩在外墙苔藓斑斑的老屋子里，
常翻看一些和父亲在一起的老照片，在回忆
里浸泡着一把老骨头。有一张照片，是母亲
1964年和父亲结婚时在县城照相馆里拍的，
父亲穿着4个兜的中山装，衣兜里插着钢笔，
母亲扎着辫子，眼神却有些呆萌。当年，父

亲在县城机关工作，那是母亲第一次去县
城，她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步子高高低
低，远没有赤足走在田野上那么健步如飞。

县城，也是母亲去的最远的地方了。当
年的县城，而今膨胀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城
市。母亲那年从乡下来到城市随父亲居住，
一条大黑狗眼泪汪汪地追赶着小货车，飞奔
过一道道山梁，山梁上的松树在风中摇晃
着，似在跟母亲道别。

母亲进城以后，父亲一直寻思着，要把
母亲带出去走一走。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父
亲用手比划着他去了哪些城市，哪个风景名
胜。父亲说，我们这个城市的面积，对国家
这棵参天大树来说，最多只是一个枝丫。母
亲伸出手指头在鼻尖上擦着，她有些怀疑，
就那么小？

那年秋天，家乡通了机场，我本打算带
着父亲母亲坐一趟飞机去北京看看，母亲有
次在电视里见过群山苍茫中苍龙一样伸展
的长城，对父亲说过，要是亲眼去看看就好
了。父亲当场答应，行，我带你去！我正准
备订机票，母亲突然嚷嚷着不去了，她的理
由是，在地上看看飞机就行了。母亲去过机

场看飞机，飞机如大鸟的翅膀呼啸着冲进了
云层，她眯缝着的眼神还在云层里停留着。

母亲为什么不乘飞机去北京，父亲后来
一语道破，她舍不得钱。当年去北京的机票
是1000多元，母亲盘算着这么多的钱可以买
多少大米多少猪肉了。母亲同父亲商量后
说，不去，等以后再说。那年，我正买房缺
钱，满怀信心地找几个平时显得仗义的朋友
借，结果都是以各种理由温情脉脉地拒绝
了。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在夜色中带着鬼祟
神情上楼来到我家，母亲迅速掩门，把用报
纸裹着的10万块钱哗啦抖在桌上说，就是这
些了，拿去！当我拿到新房的钥匙，打开房
门，我也像鸟儿一样扑向墙壁拥抱了它，这
个房子还没住下，就已经带着母亲的体温渗
透到了我的心房。浮想起母亲去银行里存
钱的情景，我望一眼窗外城市的灯影婆娑，
感觉步履蹒跚的母亲正朝我微笑着走来。

父亲生前也反复感叹过，母亲这一生没
出过远门，这是他的遗憾。父亲晚年患上了
严重的痛风，后来还患了帕金森综合征，长期
瘫坐在家里，沙发都被他坐得形成了一个小
坑儿。母亲终日陪伴着父亲，相对无言中比

沉默更沉默。父亲每一次艰难起身，都是摇
摇晃晃着如拔起了脚下根须般的痛楚。心里
尽管也涌动着让母亲出一趟远门的念头，但
这念头被现实的海浪很快荡涤尽了。一个少
年时的友人在上海安了家，反反复复请我把
父母带去走一走。友人回忆，当年在乡下母
亲对他家有恩，家里揭不开锅了，他母亲提着
一个袋子走遍了全村去借粮，只有我母亲把
柜子里最后的口粮拿了出去，50斤黄金一般
的稻谷倒进那个嗷嗷待哺的口袋里。

那次我把想带父母去上海的想法说出
来后，母亲连连摆手说，不去了，不去了，我
和你爸还是在家里放心。腊月里，母亲还把
自己亲手做的腊肉腊肠让我用快递给上海
的友人寄去。

如今，一辈子浸染在烟熏火燎风霜雨雪
里的母亲，困在老房子里的母亲，腿脚也不
方便了，我甚至已熄了带她去远游的念头。
这个世界的花红柳绿繁花似锦，对母亲来
说，都没有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重要。

这个世上，有人横穿地球，也有人在时
间的押送里，一辈子生活成老墙上小小的闹
钟，在滴滴答答声中陷入巨大的苍茫中。

游船上的宴席，俗称船菜，以河鲜为主，新鲜而悦目，精
致而量少。船菜既得水乡之富庶，又兼舟楫之便利，旧时官
员、文人和商客走水路出行，一面泛水游玩，饱览秀丽的景
色，一面品尝别有风味的“船菜”，个中乐趣是寻常巷陌的百
姓难以享受得到的。清人笔记《扬州画舫录》有这样的记述：

“画舫在前，酒船在后，橹篙相应，放乎中流，传餐有声，炊烟
渐上……谓之行庖。”

我这样的百姓没享受过船宴上高档精致的酒茗肴馔，也
不知道船宴上歌女弹琴弄弦，清曲助兴是何种滋味，但在船
上吃饭的经历是有的，那些平常老百姓船上的吃食，姑且叫
做船菜吧。吃船菜宜在春日，在一抹春晖下一边品菜，一边
赏景，炊烟渐上，怡红快绿，此为人生一大幸事。

小时候每逢清明前后父亲便要带我回汉口祭祖，我们坐
的船顺汉水而行，大几百里的水路船要走上两天两夜。我们
自然是要在船上吃饭的，食材采购自客轮一路停靠的大小码
头，食材货真价实，绝对新鲜。河藕、螺蛳、河蟹、青鱼、草鱼、
水芹、河虾、春韭、青笋……船家都是成筐成筐往船上拖。红
烧草鱼、清蒸河藕、春韭炒鸡蛋都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船菜。
父亲最喜欢吃的一道船菜是螺蛳豆腐汤。春日正是江南河
边螺蛳长得最肥硕的时节，这时的螺肉清香肥美，而且没有
泥腥气，营养十分丰富。吃螺蛳吃的是工夫，做起来挺费时
间，船老大烹调前要先将螺蛳储养几个小时，使螺蛳吐出污
物，然后把吐净泥沙的螺蛳放入滚热的油锅中翻炒，炒的速
度要快，因为炒的时间长了螺蛳肉易老易缩就不好剔出了。
螺蛳炒好后将螺蛳肉剔出，加上清水，放入嫩豆腐数块，旺火
煮沸，片刻后豆腐宛若浮玉，再加入料酒、味精，撒上葱花即
可起锅。螺蛳豆腐汤味道鲜美，虽算不上是“天下第一汤”，
却可以让父亲在颠簸的船上一气吃下两大碗白米饭。

我是在嫩江边上长大的，每年开春后嫩江的冰层逐渐融
化解体，这就是开江。此时捕到的鱼肉质紧密、冰清玉洁，味
道非常好。吃开江鱼要赶早，一年之中只有这二十几天的时
间才可吃到。父亲靠打鱼为生，为了能在这二十来天多打一
些开江鱼，父亲凌晨两三点钟就把我喊起来，我们摇着木渔
船到嫩江上打鱼，江面上春寒料峭，我们风里来浪里去，一整
天都吃住在狭小的船舱里。父亲的皮肤黑里透红，一双大手
粗糙得像树皮，他是打鱼的好手，在家乡远近闻名。那时嫩
江水质也好，鱼的品种多，鳊花、鳌花、鲫花都比较常见，至于
黑鱼、青鱼、鲇鱼、胖头鱼、鲩鱼就更多了。开江打鱼时能享
受“江水煮江鱼”这道船菜对渔家来说是莫大的满足。每次
在嫩江打鱼，只要我和父亲肚子饿了，父亲就在渔船上生起
煤球炉，支起铁锅，用江中心的水煮鱼。打鱼消耗的体力大，
我们一餐能吃一条半米长的鲩鱼。父亲煮鱼只往汤里撒些
许盐和白胡椒，地道的开江鱼鲜嫩无比，鱼汤乳白，喝一口满
嘴留香。 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更是格外美味。

我印象最深的一道船菜是在春天迎亲的船上吃的，当时
妻子的娘家在苏北，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远，迎亲路上百十里
的水路，七绕八拐，船要走半天一夜。因为忙于结婚太累了，
我在船上昏昏欲睡。船老大笑着让我打起精神，保持最好的
状态迎新娘，为此他还为我特意做了一道河蚌豆腐汤。春天
江水荡漾，刚从江里捞出来的河蚌，洗净，铁锅沸水焯过，原
本紧闭的壳则开口。船老大剥开河蚌壳，剔一小碗嫩白的河
蚌肉，入锅，用菜油热煸，将焯河蚌的汤注入，旺火煮沸，置嫩
豆腐数块。河蚌豆腐汤鲜美无比，我大快朵颐，回头四顾，却
见船尾瓦灶炊烟袅袅，这正是四方之地，烟火人家。

如今身处城市钢筋水泥世界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
船了，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时节，船菜的美味、船老大豪爽
的笑声、父亲劳累的身影、江面上的扁舟，在我的记忆深
处又泛起了涟漪。

单位在郊区，出院门往后走，就见田野。是丘陵地，高高
低低。有田地种了花生，还没有出苗，薄膜覆盖着，一片一片
的白。没种花生的地方，是野草的地盘，汹涌地绿着。是的，
在春天，青草不管不顾地绿，绿得气势逼人。

这几天，刚刚下过雨，野草便更加葳蕤了，绿意更甚，如
果蹲下身，低头，凝视一株正奋力生长的野草，就会感觉翠绿
欲滴，好像绿意真的会滴落下来。喜欢这蓬勃的绿，绿，是生
命的颜色。

我就在这草间行走着。一个人。越来越喜欢在野地独
自行走。什么也不用去做，什么也不用去想，只需把脚步交
给田间小路，心便是自由的。此刻我什么都不需要去关心，
若非要关心什么的话，那么只关心眼前的一株草、一朵花，或
者一只翩跹的蝴蝶，一只忙碌的蜜蜂。

只有静下来，才能听得到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大自然能
平息你内心的喧嚣，每一株花草，都如一面镜子，能返照你的
内心，如山间的溪流，洗涤你的内心。

路坑洼不平，有的地方被野草覆盖。证明很久未有人从
这里走过了。几只喜鹊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踱步，很悠闲的样
子。这让我着实羡慕。这片田野是属于它们的，是它们的花
园，而我，不过是偶然的闯入者。

其实，我脚下的这片地方，原来是一个村庄，十多年前我
刚到这个单位时，这里还是一个半废弃的村庄，说半废弃，是
因为大多数房子残垣断壁，很久未有人居住了，但还有几户
人家，房子是完好的，傍晚时，依然会升起炊烟。里面居住
的，多是老人。

那时我和几位同事午饭后常来散步，与在街上遇到的老
人攀谈几句，看那些坍塌的房子，在春天里，依然有杏花或桃
花越墙而出。我们猜测这个宅子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还说，
如果拍电影，来这里的老宅子里取景，肯定行。其中一位，指
着鸭子，喊“鹅鹅鹅”，让我们一阵嘲笑。

如今，这位指鸭为鹅的同事已经离职，去了遥远的地方
工作。同行的另一位同事，重病在家好几年了。我曾经去看
过他，很消瘦的样子。而半废弃的村庄，已经全部复垦为田，
那些原先的居留者搬迁去了别处。

已经看不出人们曾经居住的痕迹，就好像从未在这里存
在过。而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好像从未踏足过这里。没有谁
来证明这一切。恍然如梦。

若一定要找谁来证明的话，那么河流可以作证。这条曾
经穿村而过的河，一如从前，汩汩流淌，好像每一滴流淌着
的，都是时间。野渡无人舟自横。河上没有舟，舟在往事
里，舟在心里。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
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
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
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
岂堪夸。”

唐朝诗人元稹的这首宝塔诗读来饶
有趣味。不仅写出了什么人爱茶，如何
饮茶，茶可解乏醒酒外，还生动地道出了
叶的芬芳，芽的娇嫩，茶沫如花。色彩也
丰富：“白玉，红纱，黄蕊色”。而饮茶时，
最好夜伴明月，晨对朝霞。看来，爱茶的
元老先生已进入了茶神奇妙用之境界。

四大古典名著中，《水浒传》《西游
记》多次描写到名茶，茶器，饮茶习俗，而

《红楼梦》更是满纸茶香，曹雪芹大师细
致、传神地写活了中国茶文化的精髓。
在古诗词中，茶文化的盛行从唐代开始，
宋朝达到顶峰。

茶沐浴阳光雨露，汲取山间清流，是
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灵物。自魏晋以来，
已经上至天子，下达百姓，成为一种极有
价值的饮料而进入人们的生活。既有柴
米油盐酱醋茶，也有琴棋书画诗酒茶。

茶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让人如何不
钟情。最初对茶的喜爱，只因花果茶而
起。爱美是女人的天性，玫瑰花、茉莉花、
菊花茶等是美容养颜不能错过的。果茶
中红枣枸杞，雪梨桂圆等适宜养生。茶叶
中红茶暖胃，我会选择冬天饮用；乌龙茶
茶香馥郁，是功夫茶的最佳选择；黑茶那
必须是要煮的，得有闲工夫。看古人煮雪
烹茶颇有意境，去年大雪纷飞之际，取梅
上雪煮茶，喝的是茶，愉悦的是心情。其
实，平日里喝茶，最喜欢家乡的茅山长青
茶，简单易冲泡，清新养眼。

透明玻璃杯中，扁平挺直的深绿色
长青单芽在小半杯水的滋润下，慢慢舒
展成碧绿柔嫩的芽苞，轻嗅，清香会蓬
蓬地在鼻间弥漫，仿佛置身雨后的山林
草木间。再次注入沸水冲泡，瞬间，翠
绿的芽头根根直立杯中，如亭亭的芭蕾
少女，在清澈明亮，碧绿如玉的水中轻
舞摇曳，最后轻轻地站立于杯底，如新
笋，赏心悦目。所谓“好茶”，依清代
梁章钜《归田琐记》，重在其清，“香而
不清，则凡品也”。浅浅地啜上一口，
顿时，齿颊流芳，鲜爽清雅的滋味氤
氲，让人回味。

“好山好水出好茶”，如此天地之灵
物，得益于家乡江南小城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句容城不仅三面环山，怀中拥
湖，是秦淮河之源头，更是佛道两旺的
奇妙圣地。既有道教“第一福地，第八
洞天”的茅山，又有佛教“律宗第一名
山”的宝华山。因山中常年云雾缭绕，
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十分适宜茶树的
生长。茶圣陆羽为研究茶曾经拜访过茅
山，后写出了《茶经》。而六下江南六
上宝华山的乾隆皇帝，也由衷地慨叹

“宝华深处秀，问路语吾曾。”
老子道德经曰：“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即讲究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
而茶道符合道家法则，修身养性，使生
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如能置身
山林间喝茶，确实是一种享受。闲暇之
时，爱去茅山道祖老子脚下，喜客泉旁
的道缘仙谷之地，那里颇为清幽。与三
两好友共饮，听道音渺渺，看溪水潺
潺，闻鸟语花香，品茶韵悠悠，无问西
东。也特别爱去宝华山中，在晨钟暮
鼓，经声佛号里，体味唐朝诗人卢仝

《七碗茶诗》中，“一碗喉吻润，两碗破
孤闷”之一二的意境，也就心满意足
了。这恐怕就是佛家茶道“禅茶一
味”，清静无为，淡薄超脱的意境吧。

茶中有道，茶可得道。一壶茶，一
本书，一缕阳光，一丝清风。掬一捧月
光在壶中酝酿，抓一把山色泡在草木
里，给自己煮一杯岁月的清茶，静心品
茗那苦涩与甘甜，将浮华三千喝到水静
无声，将所有的心事、愉悦、荣辱全部
稳妥地安放。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劳动节长假前一天，下乡走访客户，正赶
上暴雨。一路上，雨刮器不停地左右摆动，车
开得比平常慢了许多。

走访结束，我顺路回同在一个镇的老家，
去看望年迈的父母。

快要接近小区，雨小了下来，水汪汪的水
泥路面上，一团深红的小东西吸引了我的目
光，似乎还在不停地蠕动。我及时刹住了
车。那是一只龙虾。

这只龙虾，顺着雨水从河塘爬上岸的，还
是死里逃生，从某一户厨房成功逃脱的？来
不及细想，我决定把它捎上我的车。

一只龙虾，不可能令我大快朵颐。
我想邀请它，和我家养在一口大缸里的乌

龟做个伴，那只乌龟有成人两个巴掌大了，来
我家十多年，一直一个“人”居住，应该很寂寞。

另外，家里有两个学龄前的宝宝，我想让
他们多认识一些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多接触
大自然，如果拥有这只龙虾，无疑多了一件生
动的教具。

开门下车，走到那只龙虾面前，蹲下身
子，伸手欲抓住它，它的两只大螯，机警、勇敢
地迎向我，保护住了自己的身子。我想抓它
的身子，抓它的头，把它连头带身带大螯，一
起抓住，都没有成功。龙虾不同于乌龟，乌龟
抓住它的裙边后半部分，它的头即使伸出来，
也够不到这么远，咬不到人，何况大多时候，
它是紧缩着头的。螃蟹的大螯也可怕，但它
的武器过于僵硬、笨拙，有效攻击范围受限，
从后面抓住它的硬壳，它张牙舞爪也无济于
事，只能在空中徒然乱舞。

龙虾不一样。龙虾的大螯细长得多，可

以前后兼顾，全身设防，随时作攻击状。它就
像一个天生具备搏击潜能的优秀运动员，长
胳膊长腿，柔韧性极好，攻击范围大，出手迅
猛，敢打敢拼。我几次下手，都被它凶狠的招
式，无懈可击的防守，吓得缩回了手。它的负
隅顽抗，很快激怒了我：它只不过是一只小龙
虾，跟我的大拇指差不多粗细，我是庞然大
物，是智慧的人，比它强大百倍千倍，凭什么，
它阻止我实施自己的意图！

这家伙，竟不像乌龟、螃蟹那么蠢笨，咬
住、夹住东西，哪怕一根草棍，坚决不松口。
它居然辨得出来挑衅自己的，是不需要攻击
的对象，我用一根草棍引诱，想寻机“钓”走
它，哪怕我把草棍伸进它的钳子，挠它，它睬
也不睬，岿然不动。我真的出手了，它一招闪
电般划过，又立即摆好架势，做好二次攻击的
准备。

一咬牙，我冲动地把手掌伸向了它，想兜
头抓住它。我抓住了它。可我动作还是慢了
点，大拇指靠近指甲盖的部位，被它的一只大
螯，毫不留情地夹了一下，掀起了一小块绿豆
大的皮。没想到，它的武器这么锋利。顾不
得疼痛，我飞快地握住它，把它扔在了副驾驶
座的脚垫上，骂道：

“我在救你，你还不知好歹，敢伤我……
要是刚才不注意，你早被车轮轧成肉泥了。
我不轧你，会有别的车轧你……小孩子撞见，
也可能一脚把你踏成肉泥……”

查看伤口，掀开皮的这处，微微地往外渗
血。旁边竟还有一处，是往纵深发展的伤口，
一不小心碰上，钻心的疼。我有点后悔，为了
捕获这只小龙虾，受了两处皮肉之苦。早知道

这个结果，任由它去，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
龙虾因其超强的繁殖能力，而成为一

种卑微、数量庞大的生物。就是这个卑微的
家伙，为了维护自己生命的尊严，出手伤害了
我……怨谁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是我先
招惹了它。尽管主观上我没有伤害它的意思。

龙虾，又因其美味的肉质，而成为世人竞
相品尝的佳肴。龙虾经典的做法，据说有几
十种，清水的，红汤的，麻辣的，椒盐的，酸菜
的，冰镇的，蒜泥的，蛋黄的……每一种做法，
都令饕餮之徒垂涎欲滴。

我还知道，龙虾划分等级的标准之一，是
七个八个的，八个九个的，九个十个的……这
是按龙虾的个头来划分，指一斤龙虾有多少
只。通常情况下，个头越大，价格越高。

但我不知道，龙虾这么凶猛。
如果换成我这个笨汉，每天跟龙虾打交

道，烧龙虾给客人吃，岂不要把双手弄得伤痕
累累？

我是一个做案头工作的人，是一个按月
拿丰厚薪水的所谓体制内的人，我可能比普
通人有更多的吃龙虾的机会，尽管理论上，我
也是普通的劳动者，美其名曰脑力劳动者，可
事实上，我知晓的劳动技能少得可怜，为这个
社会付出的有价值的劳动也微乎其微。

我连捉住一只龙虾的本领都没有。
这只龙虾向我行凶，我连保护自己的能

力都没有，我被伤着了。
我有的，仅剩下那点高高在上的心理优

越感了吗？
它伤着我的，也许不仅仅是手指头上的

皮肉。

暮春四月，最是踏春好时节。那个日光
西斜的午后，与好友相邀，登上大山之巅，极
目远眺，徜徉峰顶，任余晖或是云雾沐浴我们
的心灵，那一瞬间，我被群山包围，陶醉了。
此前，一直惊叹于山的巍峨奇峻，想为他写点
什么，又恐笨拙的笔触不能勾勒山的雄姿，反
倒破坏了那一份由来已久的内心尊崇，此刻，
内心波澜不惊。

自古以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多登山有感，
从而使山有了一种博大而丰富的内涵。所谓
山，既有大气磅礴、雄伟壮丽之高山，“天姥连
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也有薄雾轻笼，
氤氲渺茫之山谷，“远岫出山催薄暮，细风吹
雨弄轻阴”。

而关于山的喻义，更是不胜枚举。多情
才子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抒发对爱人的深深爱恋，仁人志士用“云横九
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表达豪情壮志，
英雄儿女用“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

天”寄托家国之恨。有“山远天高烟水寒，相
思枫叶丹”的细腻情思，更有“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超然脱俗。

思量了许久，还是比较倾心于山的沉
稳。无论冽风怒雨、千里飘雪，还是烈日灼
炙、万里飞沙，山，皆傲然挺立，镇定自若。沧
海桑田、物是人非，唯有青山不改。如果你仔
细观察，山势迂回曲折绵延而去，青绿深浅明
暗交织展开，山的脉络纹理尽收眼底，即便是
星月斑驳的夜晚，远山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

高山不语，静水流深。山从不夸耀自己
的崇峻，但人们感叹他的巍峨。寒来暑往，山
上的颜色换了一番又一番，但山的滋养、山的
涵育，不曾言语，却未曾停歇。千江水发源于
万里山，山孕育了水，也孕育了一方水土，养
育了一方人民。他身上的每一抔土都积淀着
浓厚的文化元素，见证历史和时代变迁。

而今，生活在风骤云疾的时代中的人们，
不正应该好好地汲取山的精华吗？心浮于世

事，是很多现代人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精神折
磨，他们在物质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难觅一处
心灵栖息地。山，作为沉稳的生命，成功之时
警示你淡然，失意之时启迪你奋进，苦恼之时
教会你宽容。当你彷徨止步时，他又启迪你
方向。

山，从悠远的历史走来，无论人世如何沧
桑，世事怎么起伏，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以贯
之的法则和恪守不变的定律，故他留存予人
们以智慧，穿越千秋万代，跨越宇宙洪荒，始
终不渝绽放着智慧的光芒。

若有万重山，何处不心安。岁月不居，我
们需要在心里觅一方净土，耐心地等待。

一江春水船菜香
□ 何如平

野渡无人
□ 曹春雷

母亲，什么时候陪您去远方
□ 李 晓

吃茶去
□ 费永学

曲径通幽
颜辰昊 摄

我被龙虾伤了手
□ 张 正

沉稳的智慧
□ 李泽浩


